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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破了胜论派和数论派各自所许的我，接下来破除
尼也耶派所许的我。 

己三、破尼也耶派所许之我 
尼也耶派，意思是正理派，是古印度的外道之一。这一

派承许，我是常有的，并且如虚空那么广大，遍于一切，但
是我本身不是识（思）。能产生识的是意，意是一种物质，非
常微细，只有极微那样大。我之中极为微小的一分与意相合
之后，这一分就能生起识。因为这一分的原因，所以整个我
也都叫做思者。他们认为把我与思分开，然后通过与意的结
合来生思，就可以避免常有的我与无常的思之间的矛盾，但
是这也同样不合理。圣天菩萨接下来驳斥说： 

思如意量小，我似虚空大， 

唯应观自相，则不见于思。 
难词释义 
思：相当于内道的识。 
意：细如极微的色法，类似于神经细胞。 
颂文直解 
因为你承许每个有情的识就像意那样，小如极微，而我

则大如虚空，周遍一切，因此，应唯一观我的自相，不应按
照少分而说为有思，应按照多分，而说不见有思的存在。就
如恒河中混入一点点盐，整条河不可能变成咸的一样。 

释义 
这一颂的前两句是引述尼也耶派的观点，后两句是对

此驳斥。 
尼也耶派执著的我，在时间上是常的，在空间上是遍的

，也就是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地方，都有这个我的存
在。但是这个我却是不会思维，没有心识的。没有了思维、
心识，这个我还有什么用呢？如果是色法的话，也还可以起
作用，但是尼也耶派说我也不是色法。这样一来，这个我不
是变成一个废物了吗？但是尼也耶派说，人的身体里有一
个东西叫做意，它是物质性的，虽然只有极微那么点大，但
是当它与我结合之后，这个极小部分的我，就能够思维了。
也就是说，意相当于思维器官，我借助这个器官后，就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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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识，能够思维。 
尼也耶派提出的这个意，是和现代科学中发现的神经

细胞比较相似的。那么我们来观察，既然只是极微小的部分
的我与意相合，那也只能说是这极微小部分的我具有思性，
但是这相对于无边无际的我来说，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此我的自性，不应该受这极其微小部分的影响，而应该取
决于其余绝大部分没有与意相结合的部分，这样才合理。也
就是说，我还是没有思维、心识，什么都没有的。 

而你们说这个我，离思之外就再也没有自相了。如果没
有自相，哪里来的实体呢？因此，这绝大部分的我，就都没
有了实体，因此你们所设立的我，其实恰恰应该是无我才
对。 

我德若周遍，何为他不受， 

彼于彼自体，言障不应理。 
（唐译： 

我德若周遍，何为他不受， 

能障既言通，不应唯障一。） 
难词释义 
德：指思、识，包括苦、乐等受。 
颂文直解 
另外，如果每个有情的我，都是周遍一切的，与他人的

我毫无差异，那么为何不会把他人的我，分别为自己的我
呢？如果说被他人的我障碍了，所以自己感受不到，这也不
合理。因为不应该说我会障蔽我自己。 

（唐译：另外，如果每个有情的我，都是周遍一切的，与
他人的我毫无差异，那么为何不会把他人的我，分别为自己
的我呢？如果说被他人的我障碍了，所以自己不能感受到，
这也不应理。既然我是周遍的，所以能障也必然是相通的，
这样就不应该只是障碍对方，他自己也应该被障碍，而感受
不到了。） 

释义 
本颂第一句是引述对方观点，第二句是遮破，第三、四

句是破对方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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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个有情的我都是周遍的，那么众生就没有了各
自执取的你、我、他等的区别。这样一人欢喜，众人就都要
一起欢喜；一人悲伤，众人也都要一起悲伤。但这明显与现
量所见的相违。 

于是对方提出，这是因为生苦乐等的时候，这个我作了
障蔽，所以只有自己感受到，其余的人都感受不到。这种说
法非常不合理。道理很简单，因为尼也耶派说我是一体的，
那么一体之中，分不出任何部分，怎么会有能障和所障呢？
怎么来障蔽呢？就是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由此可见，这
种一体、周遍的我，是完全违背事实真相的，是妄计出来的
，不可能存在的。 

前面戊一这一科，已经分别破除了外道各自所许之我，
接下来的戊二，就要特别破除妄计我为作者。这里的作者，
就是创造世界的创世主的意思。一般来说，外道所许的作者
大致有两类，一是作者又是受用者（如胜论派所许的我）；二
是作者不是受用者（如数论派所许的自性）。 

戊二、别破计彼为作者分二：一、带破数论派所许之自
性；二、正破计我为作者。 

数论师所承许的造世主，不是他所承许的神我，而是他
所承许的自性，因此，首先在本科中附带来遮破。其次，破
除胜论师所承许的作者的我。 

己一、带破数论派所许之自性 
数论师说神我仅仅是境的受用者，而不是世间万物的

能造者。能造者是以平衡的忧喜暗三德为体的自性，但自性
不是心法，所以不是受用者。这种观点显然是矛盾的，圣天
菩萨对此驳斥说： 

若德是作者，毕竟无有思， 

则彼与狂乱，应全无差别。 
（唐译： 

若德并非思，何能造一切， 

彼应与狂乱，俱痴无所成。） 
颂文直解 
如果按数论师所说的那样，能造万物的三德自性，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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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思或识，那么数论师与心狂乱的疯子，应成全无差别。 
（唐译：如果三德之体并不是思，又怎么可能为我造化

万物呢？如果体上没有思，而又能造化万物，那么这三德之
体与疯子没有区别，都是愚痴，不可能成办任何事。） 

释义 
这一颂前两句引述数论师的关于自性的两个最基本的

观点，后两句指出这两个观点是自相矛盾的，进行遮破。 
首先要知道“若德是作者”的含义。数论师说：一切所知

统摄为二十五法，其中“我”即是神我，承许为一切变异之能
食者或受用者，彼为常存之事，非作者，离三德，无作用。其
一切行境从自性生，即忧、喜、暗或苦、乐、舍这三德平衡
时，称为自性，这是二十三种变异之因。由自性生起觉或大
，从大生慢，慢有变异慢、喜慢、暗慢三种。其中，从初慢生
声、触、色、香、味五唯，再由这些德依次生空、风、火、水、
地五大；从喜慢生十一根，即眼等五知根，口、手、足、腔
门、密处五作根，及共通意根；以暗慢能作其余二慢之助
伴。这样就明白“若德是作者”的意思。 

其次，“毕竟无有思”，他们承许自性为常法，并且是根
本没有心识的色法。 

这样的话，了知诸法实相的智者，见到“则彼与狂乱，应
全无差别”。为什么说数论师与心狂乱的疯子没有区别呢？
这是因为，心狂乱的人，不会如实了知真实义，只会颠倒执
著而胡言乱语。同样，数论师并没有如实了知真实义，而自
以为已经了知，因此以颠倒的邪见说：自性根本无思，但是
又是造一切万物的作者。这是极为矛盾的。为了大家非常清
楚这之间的矛盾，所以圣天菩萨说数论师就如同疯子。 

在唐译中，疯子则不是指数论师，而是指自性。为什么
说自性没有思，就与疯子没有区别呢？这是因为，疯子愚痴
无智，他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自性是没有思
识的，也同样是愚痴无智，即使自己做了什么，也同样不会
知道。所以自性就如同疯子。 

接下来，圣天菩萨指出，神我是受用者，但根本不是作
者，而自性是作者，又根本不是受用者，这是非常不合理
的。偈颂中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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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德能善解，造舍等诸物， 

而不知受用，非理宁过此。 
难词释义 
德：指自性中的忧喜暗三德。 
善解：善于了解、非常了解。 
造舍：建造房子。 
颂文直解 
另外，如果说以忧喜暗三德为体的自性，能很善解建造

房子等诸事物，却不知于彼等受用，哪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
不合理的呢？ 

释义 
本颂前三句归纳数论师的观点，最后一句是遮破。 
建造房子的复杂程度大家都知道，单单是建一个小小

的木头房，也要专门的木匠师傅去造，一般人根本做不好，
更不用提建造城市里的摩天大楼了。按数论师的说法，这些
都是自性造出来的。不但是房子，其他像汽车、飞机、电
脑、人的身体等等在内的一切色法，数论师都说是自性造
的。可见这个自性应该懂很多东西啊，像机械工程学、电子
学、生物学等等的学科，门门都要精通，才有可能造出这些
色法来。这就是“若德能善解，造舍等诸物”的意思。 

但是呢，自性却不知道受用。这个受用的意思，不是说
享受、享用，而是用心识去取境。自性有能力造出那么复杂
的色法，却对于简单至极的取境，也就是看一看、听一听、
摸一摸这些色法，根本没有能力。这是完全不应理的事情。
所以说：“而不知受用，非理宁过此。”月称菩萨在《四百论广
释》中也说：“说此者与正理相违故，及世间人不许故，较此
无更非理者。” 

接下来正破胜论师所许我为能造世间万物作者的观
点。 

己二、正破计我为作者 
胜论师承许，只有我才是法与非法二者的作者，我也是

彼二者之果的受用者。但他们许我既是常又是作者，是不应
理的。对此圣天菩萨驳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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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动作无常，虚通无动作， 

无用同无性，何不欣无我。 
难词释义 
虚通：指空虚无碍，通于一切时处。藏文中此处译为

“遍及”，即遍于一切时处的意思。 
颂文直解 
如果我有动作的话，那么我就应成无有常性了，具有能

作作业的动作故。而我能遍及一切的话，也无有动作了。如
果承许我自性无动作的话，就不可能有作用，这就像兔角一
样，无有体性。以此缘故，承许我是轮回的束缚与涅槃的解
脱的所依，就没有任何的必要与意义。因此对于甚深的无
我之义，你为何不欣喜呢？即欢喜才应理。 

释义 
“有动作无常”，就是说不管是有情还是无情，只要有动

作就决定无有常性。有动作决定是有变异的，没有任何变异
怎么叫动作呢？而胜论师承许的这个我是一个作者，作者
就是能有所作，故名作者。而要有所作，则必须要有动作，
如果没有一丝一毫动作，那说作者一点都不应理。我在动作
后，应当承许与动作之前有所差别，若前后阶段都无差别，
就不成具有动作了。所以说，有动作就必定无有常性。 

“虚通无动作”，虚通就是没什么质碍的，就是说，我遍
及于一切地方、一切的时间、一切的阶段。既然我已经遍于
一切的地方了，那我就再不需要来来去去了，一有来去，就
说明还没有遍。同样既然我已经遍于一切的时间、一切的
阶段，那也说明我不须再动，也不能再动，因为任何的时间
段里，任何的事物变异过程中，我都已经在那里了，如果有
一点点动，都说明这个我其实没有遍。 

“无用同无性”，“无用”就是指一点也没有动作等的作
用。胜论师认识到这个动作对我有这么大的危害后，于是改
变看法，说我没有动作。但是这样一来，一个更大的问题出
来了，这个我就等同于无，也就是像龟毛、兔角、空花一样
了，只是胜论师口头上说说而已，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为什
么这样说呢？因为对于一个事物，世间智者们是依它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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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而取它的名的，如果没有作用，就不可能有体，用与体
都没有，那它的名称又是依什么而建立的呢？只不过是虚
妄的分别执著而已。 

“何不欣无我”，既然经过如理分析，知道了如此的常我
是根本没有的，那么胜论师应承认无我，这不但符合法理，
也满足了你的心。那么对于这个遣除非圣者的一切颠倒见
的正因，为何不高高兴兴地接受呢？如果这样还不信受无
我的正见，那只能说是因为无明而导致的邪执在作怪了。就
是说，胜论师以遍计无明，在戏论堆里面翻来翻去，研究常
我，花几十年时间去念诵、修行等等，这其实都是在缘木求
鱼、在蒸沙作饭。胜论师只有信受了无我，闻思修行无我
正见，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